
忆恩师宁树藩先生
高冠钢

! ! ! !去年十月我从旧金山回
来时，晨云陪我到 !"#病房
去看望宁老师。那个时候我
呼唤宁老师，可能他已经听
不到我的声音了。我虽然从

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但是当听
闻宁老师离开了我们，心里还是非常的沉痛。
这几天，心里面不断地在翻腾和宁老师

在一起的每时每刻。$%&$年，当我还在读大
学四年级的时候，宁老师向我们 '(届开了一
门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那是我第一次聆听
宁老师的讲课。本来我以为报刊史是一门非
常枯燥的课程，但是当宁老师走进教
室，走上讲台，他的讲课充满了激情，
从此以后就把我带到了新闻史研究的
领域。从那堂课以后，我就找宁老师
说：“我大学毕业要写毕业论文，您能
不能做我的指导老师？”宁老师满口答应。随
后，就在那一年，宁老师开始招收第一届硕
士生。当时我没有考虑一下就马上报了宁老
师的硕士生。后来，武伟和我成了宁老师的
第一届硕士生。跟着宁老师，苦学了三年，
研究了三年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
当我硕士毕业那年，我国教育部第一次

批准了人大新闻系和复旦新闻系两个新闻学
博士点，批准了王中老师和甘惜分教授作为
最早的博士生导师。那个时候我跟武伟，很想
继续留在复旦学习，很想继续跟着宁老师、跟
着王中先生继续做研究。所以我们两个人又
继续报考了王中先生的博士生。当年，王中先
生已经七十岁了。大家知道，王中先生一生非
常坎坷，大家去查阅过去二十几年来的新闻
学刊物，充满了对他的大批判的文章。所
以，那年他虽然只比宁老师年长六岁，但是
身体各方面已经年迈体弱。所以新闻系当初
就请了宁老师作为我们的副导师，这三年实

际上是宁老师主要在带领我们。
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就是有机会进入

复旦大学，进入新闻系，更有机会跟着像宁老
师、王中先生这样的导师，认认真真做学问，
扎扎实实地做人。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大
的幸运。
宁老师跟我讲述他的一生时提到，他真

正开始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扎扎实实研究中
国新闻史，是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才
开始。当时的宁老师已经过了六十岁了，用现
在来看，那个时候已经是将近退休的年龄。我
回顾一下，宁老师一生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六

十岁以后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这
三十几年里，在新闻学研究领域里面辛勤地
耕耘所得到的。宁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没有改
革开放，没有我们国家从一个错误的航道里
走出来，我会一事无成。所以，改革开放三十
年来，不只是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每一个学
者，对每一个学科，都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其次我觉得宁老师对新闻学、新闻史的

研究作出了那么重大的贡献，一个非常重要
的方面就在于，宁老师一直非常注重史料的
发掘、整理和考证。他常常和我们讲，他也是
这样要求自己的，那就是言必有据。每写一篇
文章，每写一本书，每讲一句话，都要有出处，
绝不能信口开河。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在
上海除了在新闻学系资料室有非常丰富的资
料之外，徐家汇藏书楼是当时上海主要的一
个收藏报纸和刊物的地方，我和武伟两个人
常去那里。徐家汇藏书楼和复旦正好在市区的

东西两个角落，我还记得每次我们要坐 ))路
公共汽车换 *+路再到那边查阅资料，单程就
要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宁老师一有空就和
我们一起去。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宁
老师与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一个
照看宁老师，另一个人就上车去抢座位，能够
让宁老师有个座位，能够让他一路上休息。宁
老师就是这样在几十年间辛勤地发掘，对每一
个资料认真地考证，其辛苦程度对没有搞过
新闻史研究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从我和宁老师朝夕相处之中，我觉

得宁老师学术上巨大的成就跟他的为人是密
不可分的。我和宁老师师生情谊三十
几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宁老师对生
活上有任何一点的抱怨，他的生活是
最简单的生活，他只要日有三餐、夜有
一宿就足够了。其他时间全部在研究

新闻学，全部在研究新闻史。同时他也非常淡
泊名利，从来不为了人事关系、为了名和利跟
任何人去争。所以，他也从来不会被各种复杂
的人事关系所困惑，从来都是非常乐观开朗。
只要有年轻人向他求教，哪怕是不认识的人
送来书稿给他看，他就一定会认真地看，看完
以后，他喜欢的，他会花几天时间去为人家作
序，哪怕这个人是他从来没见过一面的。
最后我想说，宁老师非常幸运的是背后

有一个全力支持他的温暖家庭。有这样的家
庭对宁老师的全力以赴的支持，宁老师才能
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潜心做学问，直到生命的
最后一刻。
记得去年年初我去看望宁老师，他还和

我谈笑风生，还在和我讲他的地方新闻史最
后的出版的事情。宁老师在生命的最后三十
几年里，作出了那么多的学术成果，写了那么
多的书，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我觉得宁老师
真的是可以安息了！

杂 周伟民

! ! ! !一场春雨，公园的花坛边，草坪上，泛出点点
葱绿，那是知春的小草，早早地接受了春的消息，
舒展它们的娇弱的身躯……可是，让人触目的是，
不少散落在花坛边和草坪上的园工们，坐在他们用
泡沫塑料自做的坐垫
上，正在认真地将刚刚
出头的小草连根挖去，
理由是它们不是公园人
工种植的草皮和植物，它们被命名为“杂草”！为了草
坪和花坛的干净和整齐，必须除去这些“杂草”！

这些“杂草”萌发的种子，也许是风将草籽吹过
来的，也许是去年没有被除尽的某些种子留下生长
的，但它们也应该有享受阳光、雨露和空气的权利
呀！多么鲜活的生命，难道就因为生长在不是人们规
定的地方，就该被以“杂”的名义无情地铲除？我心
头难免有些悲凉和不平……

故乡的红香椿
张 生

! ! ! !今年春天据说
上海遭到了六十年
一遇的寒潮，以至
于小区里几棵足可
盈怀的铁树都一夜
“白头”，巨大的枝叶迅速
地枯萎发黄，迄今生死未
卜。而现在虽然已经是阳
历三月，但其余威犹在，即
使是走在明亮的阳光下，
也会让人缩手缩脚的，好
在路边的玉兰花已经开
放，偶尔随风飘过的一丝
香气，多少给人带来了一
点春意。

不过，今年真正让我

感觉到春天来临的却不是
那些白色的玉兰花，而是
香椿。我是河南焦作人，
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就会
吃到新鲜的香椿。读初中
时，我有个同学家在郊区，
院子里种有好几棵香椿树，
春天到来之时，我就骑自行
车到他家，和他一起把镰刀
绑在长长的竹竿上去割树枝
上刚发出的嫩叶，然后带一
些回来吃。可能是香椿本身
就很香的缘故，因此并不
需要很复杂的烹调，热的
炒鸡蛋即可，凉拌则切碎
加盐，再滴一两滴小磨香
油就可生吃。特别是后者，
目之红绿相间，嗅之馨香
恬淡，入口则清新芬芳，
让人回味悠长。
可遗憾的是，我考大

学去了武汉读书，印象中
在那里四年没吃过一次香
椿，紧接着我又到南京读
研究生，当地的饭店里倒
是有卖香椿炒蛋的，偶尔
吃吃，但却感觉味道一般，
似乎总没有家乡的香椿
香。可当时，也就这么一想

就过去了。那时我
还年轻，只有二十
多岁，只想离家越
远越好，并不觉得
香椿不香有什么关

系，就是不吃也行。
但是前几天，我忽然

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看到一
个焦作老乡晒了一下自己
在上海买的香椿，我很是
吃惊。我真有点孤陋寡
闻，虽然我在上海生活了
这么多年，但还很少看到
哪里有卖香椿的，更不要
说吃了。刹那间，仿佛有
一股香椿的香味从我的手
机里飘了出来。就像普鲁
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里
讲的，当他吃到泡在茶水
里的小玛德兰点心时突然
间勾起了对往事的无尽的
回忆，我在想象的香椿的
香味里也才忽然意识到，
从读大学到现在，不经意
间我已经离开故乡都快三
十年了。

我突然很想吃香椿，
以前我好像还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么想过。第二天下
午，我就到家附近的几个
小菜场转了转，可一连问
了好几个摊主都说没有香
椿卖。我想实在不行，只好
让那个老乡给我买点了。

可就在我几乎不抱希望地
走进五角场的一家大超市
想碰碰运气时，却发现这
里居然有卖香椿的，我立
即买了一盒。晚上，我做了
个香椿炒蛋，为此还特地
打开了去年去布达佩斯旅
游时买的一瓶葡萄
酒，但香椿虽香，却
没有我之前想象的
那么香。或许，就像
所有的东西一样，
在想象中总比现实的要更
好。可无论如何，我骤然产
生的思乡之情总算是得到
了缓解。
也许是多少还有些意

犹未尽，晚饭后我上网查
了查有关故乡的香椿的信
息，我这才发现，我们焦作
的香椿竟然是天下名产，
而且我那位初中同学所在
的郊区就是这种名为“焦
作红香椿”的产地，难怪我

在外地飘荡了这
么多年，却从来没
有吃到过可以和
故乡的香椿口味
相媲美的香椿了。

而这或许就是故乡之所为
故乡的持久的魅力，因为
它总是有别的地方所没有
的风物，这些风物又总是与
我们的过往的生命相联系。
南朝丘迟的名文《与陈伯之
书》中有描写江南的“暮春
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
树，群莺乱飞”的佳句，据
说就是这几句话让依附北
魏的陈伯之因之动情而南
归。可对我这个少小之时即
从北方来到南方生活的人
来说，现在看来，最让我动
情的或许就是我们焦作的
红香椿的香味了。

为天元赛叫好
聂卫平

! ! ! !今年是中国围棋天元赛三
十届大庆。首先，我对新民晚报
为中国围棋事业作出的巨大贡
献深表感谢。中国天元赛培养和
造就了很多围棋人才，得过中国
“天元”称号的都是很了不起的
棋手。新民晚报坚持不懈地举办
中国天元赛三十年，也是一件很
了不起的事情！用现在流行的做
法，我要为新民晚报点赞！

我与上海新民晚报的缘
分，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和中国天元
赛开始的。当时，新民晚报十分
重视围棋报道，特别是中日擂
台赛的报道，很受读者、棋迷、
棋手的欢迎。

,%&+年年底，听到晚报要
创办新闻棋战，我非常高兴。因

为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有了名
人战、天元战等七大新闻棋战，
而我们的围棋比赛少得可怜，
更谈不上新闻棋战了。我清晰
地记得，为天元赛的举办，我专
门在新民晚报体育版上撰
文叫好，标题好像就是《为
天元赛叫好！》。

$%&(年初，中国天元
赛的创办，对我来讲是正逢
其时。因为，中日围棋擂台赛正
在关键时刻———我即将与日本
“宇宙流”武宫正树九段进行“世
纪大战”。大战前夕，我十分需要
有高水平的对局来备战练兵。第
一届天元赛，我在四强战中战胜
了曹大元九段，获得了决赛权。
在决赛前二局，与马晓春九段战
成 !比 !。在快棋决胜中，我半

目输给了马晓春，与第一届中
国“天元”桂冠擦肩而过。

尽管我没有赢得第一届
“天元”，但这两场三番棋的热
身备战，为我在第二届中日擂

台赛上突破“宇宙流”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中国天元赛创办之后，新
民晚报又倡议举办了中日天元
战。这国际性新闻棋战的举办，
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上
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围棋可谓
十分强大，要想在番棋比赛中
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更是

难上加难。
但正是 $%&& 年中日天元

战的创办，给中国棋手有了与
日本“超一流棋手”进行番棋大
战的舞台。我们“天元”在中日

天元战上连败四届之后，
终于在第五届上我以 *

比 - 战胜日本林海峰九
段，取得了历史性突
破———中国棋手首次在

番棋战中击败日本棋手。
现在想想，第五届中日天元

战我们首次获胜，是中日两国围
棋走势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从
第五届中日天元战我们获胜后，
中国天元竟创造“八连冠”的空
前胜利，而这 &届的比分都是中
方 .比 -获胜。这也许是后来日
方高挂“免战牌”，中日天元赛停

办的一大原因吧。
我与新民晚报天元赛结缘

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应该是参
加天元赛围棋活动最多的棋手。
三十年前，我就坚信在新民晚报
引领举办天元赛之后，新闻棋战
和各种棋战会层出不穷。三十年
过去了，我的预言是大大实现
了。现在我们不仅是国内围棋大
赛层出不穷，就是我们举办的世
界职业围棋大赛也超过了日本
和韩国。

我由衷地希望新民晚报和
吴江同里继续办好中国天元赛，
让中华围棋发扬光大。

刘小光!

天元赛伴随我

成长""明请

看本栏#

十日谈
天元赛而立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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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年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的时候，我应约写了一部从中国共产党
高层领导着笔的长征史：《毛洛合作与长
征胜利》，得到读者和学界的肯定。时间
过得真快，转眼就到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了。承蒙有出版家还记得，约我在原书的
基础上加以补充，出一新版。这是一件大
好事，我乐于为此。
长征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壮举。我们

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党员，
乐于听它的故事，了解它的历史，发扬它
的精神，从中汲取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而那些怀着别样
心思和情感的人，则利用它来做相反的
文章。他们著书立说，竭力声称，在红军
长征途中，蒋介石并不想要消灭红军，他
故意放走红军，让他们走到陕北。好像国

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围追堵截都是并不存在的事实。
同样荒诞不经的是，说什么红军突破围追堵截的许多
英勇战斗，如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等，也是共产
党编造出来的神话，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鲁
迅说得好：“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
粉碎。”运用长征中的电报、文件、会议记录、历史遗存
和当事人的回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清楚地告诉
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说明那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
工农红军历史的著作之虚假和作伪。从这个意义上说，
修订再版我的这本著作，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驳斥那

些伪造和谎言，是值得做的一件好事。
长征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壮举。纷纭

的事件，尖锐的斗争，复杂的人物，要分
析精准，褒贬得当，评价确切，很不容易。
有不同的以至对立的认识是正常的，是

难以避免的。可以通过学术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来求得
统一。迄今为止，还有人忽视甚至无视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闻天对长征胜利的重要作用；更有甚者，有意无意间
贬损张闻天，曲解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给历史的真
实笼罩上一层阴霾迷雾。因而，如杨尚昆所指出的，“看
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修订再版这本著作正是在长
征这一历史阶段上给张闻天拨乱反正的机会。读者从
本书可以看到，张闻天从长征前夕发表动员长征的战
略社论，到撰写《瓦窑堡会议决议》论述长征伟大意义，
直到指导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他不仅是长征的参加者，
而且是长征的卓越的领导人。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
遵义会议胜利的配角而已。实际上，他和毛泽东一起，
都是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当之无愧的主角，
是领导长征胜利，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
的当之无愧的主角。
乘新版修订的机会，本书增加了一些新发现的史

料，对初版遗漏的个别问题作了补充，对全书作了润
色，以期更加全面，生动，可读，耐读。对书中存在的差
错和不足，欢迎读者和专家指正。尤其欢迎读者和专家
就一些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展开讨论……

$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新版后记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A26
2016年4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贺小钢 编辑邮箱：hxg@xmwb.com.cn

法
国
塞
纳
河
畔
&油
画
'

姜
天
雨


